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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进军皖中

一  丑道人给曾国藩谈医道:岐

    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

    入夏以来,天气一天比一天炎热,近半个月,湘中一带又刮

起了火南风。这风像是从一座巨大的火炉中喷出似的,吹在人的

身上,直如火燎炭烤般地难受。山溪沟渠中的水,全被它卷走了,

连常年行船的涓水河,也因水浅而断了航。禾田开了坼。几寸宽

的坼缝里,四脚蛇在爬进爬出。已扬花的禾苗,因缺水而显得格

外的枯黄干瘪。什么都是蔫蔫搭搭、半死不活的,连狗都懒得多叫

一声,成天将肚皮贴在地上,吐出血红的舌头喘粗气。人们在摇

头叹息。上了年纪的人都说,三十年没有见过这样恶毒的火南风

了,这是连年战乱不休,互相残杀,引起了天心震怒。火南风是

上天对世人的惩罚啊!

    午后,天气更加燥热,一向最能吃苦的荷叶塘农夫,这时也

忍受不了烈日的无情炙烤,都躲在茅屋里不敢出来。四野静悄悄

的,只有一声递一声尖厉单调的蝉鸣,从粉墙外的柳树叶上,传

进黄金堂两边厢房里,合着屋子里混浊不清的老年男子的哼哼声,

使这一带的空气益发显得滞闷难耐。



    黄金堂东西两边共有十多间厢房,它是曾府中最好的住屋,

东边住着曾国藩一家人,西边住着曾国荃一家人。去年秋天,曾

国华应李续宾之邀去了湖北,紧接着曾国荃也重返吉安战场。这

几天里,曾国荃的妻子熊氏就要临产了。两个月前,纪泽的妻子

贺氏在黄金堂难产死去。贺家坳的张师公说黄金堂有鬼,贺氏是

被那鬼捉去当了替身,贺氏也要在此找替身。熊氏很害怕,一心

想请张师公进来捉鬼,但又怕大伯骂。因为曾国藩素来恪遵祖父

星冈公家教,不准巫师进门。妯娌们商量后,决定请张师公在曾

国藩午睡时进府来做道场。

    吃过午饭后,看着曾国藩睡下了,张师公带了一个小徒弟,

偷偷地进了黄金堂,将熊氏卧房关好,在里面点起蜡烛线香,穿

上法衣,仗着一把桃木剑,作起法来。一切都是轻轻地:轻轻地

跳跃,轻轻地念咒,轻轻地敲锣。看看道场快要完了,谁知小徒

弟一不慎,将搁放在柜顶上的一面锣碰了下来。在这安静的午后,

这一面锣掉在铺着青砖的地上,犹如放炮打雷,发出惊天动地的

响声。

    “什么鬼名堂!⋯正在东边厢房里睡觉的曾国藩被惊醒了,他愤

怒地坐起来,大声喊叫。西边厢房里,欧阳夫人、熊氏、伍氏几

妯娌吓得不敢做声。欧阳夫人忙跑过来,气喘嘘嘘地说:“没什么,

一面破锣摔下来了。”

    “锣为何摔下来?”曾国藩望着夫人脸色发白,神色惊慌,觉得

奇怪。

    “是老黄猫弄下来的。”欧阳夫人急中生智。

    曾国藩走出东厢房,来到正厅。只见西边房门紧闭,门缝里

隐隐约约透出一丝烟气来。曾国藩怒气冲冲地走过去,一脚将门

踢开,身穿法衣的张师公和他精心布置的道场,立刻毫无遮拦地

展现在曾国藩的面前。曾国藩这一气非同小可。他冲上前去,一



把抓住张师公,破口大骂:“你是哪个?狗胆包天,敢在我家胡作

非为!”

    干瘦的张师公早吓得魂不附体,双膝跪在曾国藩面前,哀求

道:“曾大人,小人不是私自闯进来的,是九太太要我来的呀!曾

大人,你老饶命,饶命!”

    张师公连连磕头,小徒弟看着这个凶神恶煞般的曾大人,早

吓得哇哇大哭起来。熊氏也嘤嘤哭着,挺着大肚子,走到曾国藩

身边:“大伯,都是我的不好,是我叫他来的。大伯,你就骂我打

我吧!”

    “你们这批蠢猪!”曾国藩瞟了一眼熊氏,又环视着站在一旁

的欧阳夫人、伍氏,“祖父在生时,是怎么教训的?这两年,我们

兄弟在江西不顺利,都是让你们这批贱人把师公巫婆引进黄金堂

来弄坏的。厚二!”曾国藩高叫满弟曾国葆的乳名,曾国葆慌慌张

张地跑来。

    “把这个鸟师公给我赶出去!什么乌七八糟的道场!”说罢,铁

青着脸回到了东厢房。

    坐在竹床上,出了半天粗气后,曾国藩的情绪慢慢平息下来。

回家守父丧以来,他不断地回忆这些年带兵打仗的往事,每一次

回忆,都给他增加了一分痛苦。一年多里,他便一直在痛苦中度

过。比起六年前初回荷叶塘时,曾国藩已判若两人。头发、胡须

都开始花白了,精力锐减,气势不足,使他成天忧心忡忡。尤其

令他不可理解的是,两眼昏花到看方寸大小的字都要戴老花眼镜

的地步。他哀叹,尚不满五十岁,怎么会如此衰老颓废!他甚至

恐惧地想到了死。但他绝对不甘心。假若这时真的死去,他曾国

藩千年万载都不会瞑目,他那缕屈抑不伸的怨魂,日日夜夜都会

绕着高嵋山岫,飘在涓水河上,永远不会化开。是的,曾国藩怎

么想得通呢?这些年来,为了皇上的江山,他真可谓赴汤蹈火、



出生入死,到头来,江西的局面一筹莫展,不仅粮饷难筹,连他

本人和整个湘勇都受到猜忌。天下不公不平的事,还有过于此吗?

    去年回家不久,他收到了湖南巡抚衙门转来的上谕:赏假

三个月,假满后仍回江西督办军务。他深知江西军务的难办,估

计无人可以代替自己,遂援大学士贾桢的先例,请皇上同意他在

籍终制。皇上不允。曾国藩心中暗自高兴,对付长毛,皇上到底

还是知道缺他不可,于是趁机向皇上要督抚实权。说非如此,则

勇不能带,仗不能打。谁知此时,何桂清正任两江总督,他利用

两江的富庶,倾尽全力支持江南大营,雄心勃勃地要夺得攻下江

宁的首功。江南大营在源源不断的银子的鼓励下,打了几场胜仗,

形势对清廷有利。咸丰帝便顺水推舟,开了他的兵部侍郎缺,命

他在籍守制。曾国藩见到这道上谕后,冷得心里直打颤,隐隐觉

得自己好比一个弃妇似的,孤零零,冷冰冰。

    后来,湘勇捷报频传。先是收复蕲水、广济、黄梅、小池口,

接着水师外江内湖会合,夺取了湖口,打下了梅家洲。四月,又

一举攻克九江城,林启容的一万七千名太平军全军覆没。为此,

官文、胡林翼赏加太子少保衔,李续宾赏加巡抚衔,杨载福实授

水师提督,彭玉麟授按察使衔,均赏穿黄马褂。消息传来,曾国

藩又喜又愧。喜的是自己亲手创建的湘勇,建立了如此辉煌的战

功;惭愧的是自己过去自视太高了。这一年多来不在前线,湘勇

水陆两支人马在胡林翼、李续宾、杨载福、彭玉麟的指挥下,反

而打得更好。看来,对付长毛的能人多得很。

    于是,曾国藩又添三分痛苦:照这样下去,湘勇很有可能在

一年半载中便打下江宁;自己建的军队,却让别人驱使着,摘下

那颗盖世硕果。这个滋味,曾国藩无论如何不愿意去品尝。他几

次想向皇上请缨,但终究不敢下笔。这样出尔反尔,岂不贻笑天

下?思前想后,左右为难,曾国藩的病情愈来愈严重,心情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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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烦躁。这一向,他看什么都不顺眼,常常无端发脾气,弄得曾

府上下,人人提心吊胆。但他毕竟还是有节制的,像刚才这样粗

暴的行动、粗鄙的话,过去还没有出现过。今天发作,事出有因。

    铜锣掉在地上之前,他正在做一个恶梦:江宁攻下了,最先

冲进城里的,竟是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接下来的是耀武扬威的

旗兵、绿营、多隆阿、官文、桂明等人骑在高头大马上,神气十

足地走在前列;江面上,何桂清指挥着胡林翼、李续宾、彭玉麟、

杨载福等人在摇旗呐喊,城门外、大江里,四处是湘勇血肉模糊

的尸首。一会儿,咸丰帝来到了江宁,接受了僧格林沁的献俘。

皇上给每位立功者都赏了一件黄马褂。江宁城里,一片金灿灿的。

忽然,曾国藩惊讶地发现,德音杭布也披着一件黄马褂,在向皇

上哭诉着什么。皇上听着听着,大喝一声:“带曾国藩!”曾国藩心

惊肉跳。正在这时,哐啷一声,他惊醒过来了⋯⋯

    欧阳夫人端来一碗冰糖莲羹。他吃了两口,心里略觉舒坦一

点:“九弟妹还在哭吗?”

    “还在哭,劝都劝不住,她说她一个人在这里害怕。”欧阳夫人

拿起竹床上一把大蒲扇,轻轻地给丈夫扇着,“你们男人哪里晓

得,女人生孩子,和男人上战场一个样,肚子一旦发作,是生是死,

难以预料,况且贺妹子死去不久,你叫弟妹怎么不怕?她说大伯

不让捉鬼,她就打发人去叫老九回来壮胆。”

    “真是妇道人家!老九为女人生孩子回来,他的脸往哪里放?”

想起兄弟在前线打仗卖命,自己为这点事对弟妹大发脾气,太对

兄弟不住了。曾国藩怀着歉意对夫人说,“你再过去对她说,刚才是

大伯不对。大伯这一向心烦,容易发脾气。再说,她违背祖训,偷

偷请师公到家里来作道场也不对。若是真害怕,明天派一顶轿,

送她回娘家去生孩子,满月后再回来,大伯为她母子接风。”

    “好,有你这句话就行了。”欧阳夫人感激地望了丈夫一眼,



顺手接过空碗,说,“我这就去告诉九弟妹。”

    “哥,那个骗人的张师公走了。”过了一会,国潢进来禀告,

“我狠狠地骂了他一顿,警告他,今后若再进曾府大门,我就打断

他的狗腿。张师公说他再不敢来了。”

    这些年,曾府四爷经营家政,比以往更神气、派头更大了。

这不仅因为老六、老九每攻下一座城池后,便大量往家里搬运金

银财宝,还因为曾家手握重兵;乱世年头,谁个不畏惧,不巴结?

湘勇在外面打仗,湘乡县四十三都的反应,比上报给皇上的奏章

还要来得快而准确。只要看到永丰河、涓水河上行驶着装满货物

的船队,便可知湘勇最近打了胜仗。祖祖辈辈穷怕了的作田人,

看着这些财物,眼热得不得了,都要把儿子、丈夫往湘勇里送。

自己找上门的,辗转托人说情的,天天不断,把个曾四爷捧得晕

晕乎乎。这一年多来,国潢见哥哥心情不好,时常生病,心里很

着急,四处延医求药,打听偏方,一心巴望哥哥早日恢复健康,

好重上战场,为曾家攫取更多的财富更高的地位。昨天,他又有

了新发现。

    “哥,蒋市街碧云观里来了个游方道士,有起死回生的绝技,

什么疑难怪病,他都可以治得好。明天我陪哥去见见他如何?”

    “一个游方道士能有这样高的医术?”曾国藩怀疑地问,“你听

谁说的?”

    “雁门师亲口对我说的。”国潢坐到竹床另一头,神秘地说,

“雁门师前几天到碧云观去寻访老友九还道长,见观里有一位面孔

丑得出奇的新道长。九还道长介绍说,这是他的道友,新近从广

西游历到此。雁门师见他脸虽难看,却仙风道骨,因而喜欢。丑

道长也钦佩雁门师的学问。两人谈得十分投机。当夜,雁门师留

宿碧云观,又谈到深夜。谁知兴奋过头,雁门师的老气痛病发作

了,急得九还道长手足无措。丑道长不慌不忙地拿出一根银针来,



在雁门师的耳根上扎了一针。真是怪事!雁门师马上就不痛了。

他于是知丑道人医术精湛,向道长求断根之方。丑道长开了一个

药方。雁门师服了两三剂后,觉得精神大振,手脚轻便,仿佛年

轻了十岁。雁门师昨天到碧云观去道谢,丑道人要他切莫外传,

说从不替凡夫俗子看病。我昨天到蒋市街,恰遇雁门师出观。他

悄悄地告诉我这件事,要哥亲到碧云观去拜访这位道人。”

    曾国藩素来尊敬这位给他启蒙的忠厚塾师,既然是雁门师的

亲身经历,还有什么可怀疑的!

    蒋市街离荷叶塘有十七里路。第二天,兄弟俩起个大早,乘

两顶竹凉轿,趁着上午凉快的时候,赶到了碧云观前。

    建在蒋市街的碧云观已有两百年的历史了。观不大,几间草

房,一圈竹篱,向来不大引人注目。三十年前,曾国藩还未考取

秀才。一次,他挑了几十个自家编织的菜篮子赶蒋市街的集,想

换几个纸笔钱。毕竟是读书人,总觉得做买卖是丢脸的事,曾国

藩急着要脱手,把价钱压低,买主都围在他的摊子前面。这下惹

怒了另外两个卖菜篮子的汉子。曾国藩和他们争辩。那两个汉子

讲不过他,便来蛮的。正在这时,从碧云观里走出一位道长,喝

退了那两个大汉,把曾国藩带进观里,请他喝茶,并劝他不要出

来卖东西,这不是读书人做的事。曾国藩十分感激。后来,曾国

藩进r翰林院,想寄点银子给道长修观,一打听,道长早已仙逝,

便也作罢了。今日来到这里,见碧云观与三十年前并无多大差别,

而自己却由昔日的英俊少年变得衰老不堪了。曾国藩心里感叹不

已。

    兄弟二人推开虚掩的竹门。院子里静悄悄的,沿篱笆种了一

溜葫芦藤,青藤翠叶间,时而垂几个油绿发亮的小葫芦。这些小

葫芦,两个圆球配合,上小下大,造型天然成趣,给碧云观增添

盎盎生气。一个身材颀长的道人正在给葫芦藤浇水。道人背对着



竹门,前面是高耸壁立的黛色山崖。好一幅令人羡慕的仙居图!曾

国藩在心里赞叹。

    “道长,打扰了!”曾国潢走前一步,客气地叫了一声。

    那道人转过身来,和蔼地说:“是找九还道长吗?他昨天出观

访友去了。”

    曾国藩看那道人,果然丑得出奇:脸上满是发亮的疤痕,一

边眉毛稀稀拉拉,另一边则干脆脱落尽净,代之以粗糙的皱皮,

嘴唇略向右边歪斜,下巴上横着一道裂痕,将胡须明显地划成两

半。面孔虽丑,两只眼睛却分外明亮宁静,充满着睿智的光芒。

遂忙拱手施礼,笑道:“我们兄弟不会九还道长,特来拜谒您。”

    “找我何事?”丑道人放下手中的水壶,微笑着问。那笑容里

满是和善、亲切。就凭这一脸纯真的笑容,曾国藩断定这是一个

内涵深厚、宅心光明的人。

    “昨闻雁门先生盛赞道长医道精深,有妙手回春绝技,家兄久

患重病,特来拜谒,求道长法眼看一看。”曾国潢努力做出一副谦

谦君子的样子,几句简简单单的话,害得他字斟句酌地说了很久。

    “哈哈哈!”丑道人爽朗地笑起来,“雁门先生谬奖了,那天不

过偶尔碰中而已,哪有什么医道精深、妙手回春。”

    “仙师请了。”曾国藩略微弯了弯腰,说,“雁门师忠厚长者,

从不谬许人,是他特为叫弟子前来恳请仙师,以悲天悯人之心,

布春满杏林之德,好叫弟子早脱病患苦海,略舒平生鄙怀。”

    丑道人收起笑容,正色看了曾国藩良久,轻轻地摇摇头,说:

“我今日能与二位在此相会,也算是缘分吧,请随贫道进屋。”

    说罢,自己先迈步进门,曾国藩兄弟跟着他进了草房。道房

里无甚摆设,几件简朴陈旧的日用家具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尘不

染,正面粉壁上悬挂一幅古色古香的老君炼丹图。曾国藩心里叹

道:“真个是仙家风味,清净无为!纸醉金迷、勾心斗角的世俗生



活,在这里简直就是污秽不堪的痈疽。”

    丑道人让座斟茶完毕,拿出一方薄薄的棉垫来,平放在茶几

上,让曾国藩伸出一只手搁在其上,自己在对面坐下来,微闭双

眼,默默切脉,不再说话。许久,道人示意换一只手,又切起来,仍

不说话。曾国藩见道人切脉的手上也布满疤痕。他心中好生奇怪:

望闻问切,乃医家治病必不可少的程序,为何这个道人不望不闻

不问,只顾切脉,而又切得如此之久呢?他注意观察道人的表情:

从容安详,凝神端坐,似已忘却人世,遨游仙乡。曾国藩越看越

觉得道人的脸型神态,尤其是那双眼睛,仿佛在哪里见过。他想

了很久想不出。的确,在他的所有故旧友人中,没有这样一张丑陋

难看的脸。

    时光已近正午,往日此刻,正是热得难受的时候,但今日坐

在道房里的曾国藩,却感到身边总有一股习习凉风在吹,遍体清

爽。四周异常的安静、清馨。窗外,可隐隐约约听见花丛中蜜蜂

振翅飞翔的嗡嗡声;房里,小火炉上的百年瓦罐冒出吱吱的声响,

传出沁人心脾的茶香。历尽战火硝烟的前湘勇统帅,此刻如同置

身于太虚仙境、蓬莱瀛洲,心里偷偷地说:“早知碧云观这样好,

真该来此养病才是!”

    道人足足切了半个时辰的脉,这才睁开眼睛,望着曾国藩说:

“贫道偶过此地,于珂乡人地两生,亦不知大爷的身分。不过,从

大爷双目来看,定非等闲之辈,但可惜两眼失神,脉亦缓弱无力。

实不相瞒,大爷的病其来已久,其状不轻呀!”

    曾国藩心里一怔,国潢正要抢着说话,他用眼色制止了,说:

“弟子眼光虽有点凶,但实在只是荷叶塘一个普通的耕读之徒。请

问仙师,弟子患的是什么病?”

    丑道人微微一笑,收起棉垫,慢慢地说:“大爷得的是怔忡之

症,乃长期心中有大郁结不解,积压日久而成。”



    曾国藩点头称是,甚为佩服道人的一针见血。

    “大爷。”丑道人轻轻地叫了一声,使得曾国藩不自觉地挺起腰

板,端坐聆听,“《灵枢经》说,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

乃成为人,可见神乃人之君。《素问经》说,得神者昌,失神者亡。

贫道看大爷堂堂一表,肩可担万民之重任,腹能藏安邦之良策,

只可惜精神不振,目光黯淡,朦胧恍惚,语气低微,此乃失神之

状也。贫道为大爷惋惜。”

    曾国藩见丑道人谈吐高深,眼力非凡,想此人真非比一般,

与之交谈,必定有所收益,遂问:“请问仙师,适才言在下之病,

乃郁结不解所致,人为何会有郁结?”

    “大爷问得好。”道人莞尔一笑,“凡病之起,多由于郁。郁者,

滞而不通之意也。人禀七情,皆足以致郁,喜则气缓,怒则气上,

忧则气凝,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行气紊

乱,皆致壅滞,足以郁结。”

    曾国藩又问:“在下近来常患不寐症,一旦睡着,又怪梦连翩,

请问这是何故?”

    “此亦七情所伤之故。”丑道人缓缓答道,“情志伤于心则血

气暗耗,神不守舍;伤于脾则食纳减少,化源不足,营血亏虚,

不能上奉滋养于心,心失所养,以致心神不安而成不寐。各种情

志又多耗精血,血不养心,亦多致不寐之症。故《景岳全书》上说:

‘凡思虑劳倦,惊恐忧疑,及别无所累而常多不寐者,总属真阳精

血之不足,阴阳不交,而神有不安其室耳。’大爷睡中梦多,总因

思虑过多之故;思虑过多则心血亏耗,而神游于外,是以多梦。”

    这番话,说得曾国藩连连点头,说:“仙师说得甚是深刻。在

下之病,的确乃忧思而致气不活,血不足,心神摇动,精力亏欠。

不过,在下年不到五十,尚思做点事情,盼望早日根治此病,略

展胸中一点薄愿。请问仙师,有何药物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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